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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见美色有心设计 求丹青故意登堂

诗曰：

种福寻常休上天，不欺暗室便为贤。

勿因恶小随中做，积祸中来日入愆。

光阴同逝，岁月其流。俗世中跳得出七情六欲圈儿，打得破

酒色财气关子弟，知己所当者，名；又自能所知戒者，过；方成

豪杰。反此二语，定然做出千般百计钻求，甚至无所不为，遂至

妻子不顾、父母不连；亲戚名分不顾、朋友交情义绝。只图一时

欢娱，却害他人性命，以辱名放，为伦常种种之弊。可不叹惜

哉！惟酒色财气四字，似乎相均一则，然究不竟一财字足统酒色

气三则矣！怎见得财字利害倍统三则？

假如一个人受着凶穷之苦，捱尽无限凄凉，早起来看一看厨

灶，并没半屋烟火；晚入室摸一摸米缸，无隔夜之粮，妻子饥

寒，一身冻馁，粥食尚且不敷，哪有余钱沽酒？更有一种无义朋

友，见面远远逃避，即近见亦白眼面寒，相知只有心无恨，哪有

另心觅美追欢？身上衣衫褴褛，凌云志气，分外损磨。即亲中莫

如兄弟，且低视于汝，笑落一筹，思前想后，只能忍气自嗟，怎

能有心与人争气？正是：

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此四字计来，岂非财字

倍加利害，足统三则乎？此是曰一贵宦公子，为色抛金，惟欲追

享乐，岂知天不从人之愿，偏偏遇着一位困而有守秀士、贞洁文

娘！后来反灾及其身，以至危戮父母妻子，父子俱灾，弄成不忠

不孝，皆因以财易色而至祸。可叹其遇由自取！

却说大唐玄宗帝明皇，其登基初年号开元。按史事，睿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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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乃李旦，他因太子劝进，起兵诛戮了武则天众武党，并灭除韦

氏，反周为唐，中兴祖基。但李旦在位两载，不乐为君，故传位

于皇太子，为太上皇。不数载，驾崩，寿五十五，葬于桥陵。也

不多表。此书中单说唐明皇开元之初，前用一班忠贤为相，宋

璟、姚崇、韩休、张嘉贞、杜暹、张九龄等辅政，至治太平民

富，可称盛世。后来不有其终，贬逐众忠良，复用李林甫、杨国

忠，政又紊矣！

当时，又有一奸佞之臣，官居兵部尚书之职，拜任李林甫门

下。二奸结为心腹，大为唐明皇信任，言听计从。他仍江南苏州

府人，有子一人名裴彪，他名裴宽。但裴彪，父在朝廷近帝，彼

在家未任上两载，只捐纳武略将军武职。年方三十，痴堂妻妾，

一心未足，为人凶险，品行不端。凡见人闺女抑或妻妾娇美，无

论有夫或孀妇，即立起淫心，千般百计要弄上手来方休。日前恃

父在朝官宦势力，欺凌虐陷附近平民过多，实是色中饿鬼。

苏州府南门城外，有一专诸里，内有一贫寒秀士，姓刘名

芳，身入黉门，才高志大，但未曾早捷，高登科甲，年交二十四

岁上，父母双亡。单身，并无兄弟。彼原籍凤阳府人氏，寄客寓

于苏州已两世了。娶妻颜氏，生得相貌娇娆，尚未产育男女，现

在怀孕于身。这刘芳仍是在本土学校训课生徒，习文学以取资度

日，二者，自得习读以待秋闱应试。

一天，刘秀士出门买物，出城去了。

祸因颜氏精于女工描绣，多与豪门描刺绫绢，以资丈夫诵读

日给之需。亦一内助之贤妇也。此天，在门首买些绒线之物，正

遇本土狼宦之徒，即系兵部尚书公子裴彪道经刘芳门首。一旦看

见颜氏娘子美貌如花，不胜羡慕，即驻马挽缰，双目睁睁看去。

颜氏娘子忙闭门进内，不表。

只说裴公子一路回府中，一心专意在此日所遇的美佳人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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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刘秀士之妻，怎弄得她身从于我？岂不是枉思妄想。也不竟

怀，怎出于口的嗟叹之声！早有近身服役家丁，一见公子心有所

思光影，短叹长吁之状，即请问：“公子大爷，有何心事不乐？

恳明示知，小价或可替主分忧，如何？”

裴彪曰：“汝等哪里得知，我今天出城游耍，及在南门外回

府，只见专诸里内刘秀士门首，一女娘生得美质娉婷，只可惜一

朵鲜花插在牛粪之上！他虽一穷困秀才，但是个守道学的书痴，

平日又不与会交，怎能有窍通彼内室之妇女？某意欲用强，打抢

回来，只恐他协同本土乡宦缙绅士人呈本境大员得知，传入京

师，祸及父亲，是不敢造次也！思算不来，是至心忧不下。汝等

众人有何妙计谋，与本公子酌力得来？倘事成就赏你们白金千

两。”

内二家人曰：“公子大爷不须怀忧！小人已有计谋，或可办

来！此事且急切不得，且更不可明抢，抢夺果有碍于国法，只暗

算个万全之策即可。惟刘秀才书写得一手妙丹青，本土颇有名

声。公子爷来日携带绫绢一匹，亲往他书室，以求书写丹青为

名，他见公子爷是个赫赫有名的贵宦公子，定然一诺允从。书成

后，特往谢他妙笔，故厚交好，以图假结拜手足，定须多用些金

银与彼，只强为通家交厚，相善往来。且刘芳是一穷酸秀士，见

金帛哪里有推却之理？但得他妻乃妇人水性之见，又以公子显贵

宦门，少年玉采，未有不贪而动其心也！倘果然性硬难动，须窥

其隙窍破绽处，用智取之抑设计用强也，此事何愁不就算的？”

裴公子当时听罢，大喜曰：“此计妙甚！莫无遗策，可唯依

也。事成之日，重重有赏。”计谋遂定。

次日膳后，主仆三人同行。公子上马，二家人持却绫绢在后

跟随，一程来到刘秀才书院中。先命二家人通报，刘芳一闻知有

裴公子到来拜探，即出门迎接。裴公子滚鞍下马相见，刘芳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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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到内堂，分宾主而坐，命门徒递敬茶毕。

登时，刘芳动问：“公子贵驾辱临寒舍，有何赐教？”裴彪

曰：“无故不敢造次访尊府，只因久仰足下妙手丹青，远近驰名。

今裴彪亦得闻羡慕，故特携来素绢一幅，仰求妙手一挥，致意珍

作，将为敝室增光，祈勿见却，辛甚！”

刘芳闻言，微笑曰：“公子哪里得闻误听，敢当谬赏？难道

不知刘某乃一介寒士，只因进学后两科不第，想必命限，定该一

贫儒终于困乏，无有开科之日也。故设教生徒，度捱日给所需，

并伏窃窃学效别人书一两张俗笔丹青，不过售于市井中，村落

里，是见哂于大方者。只不过以备日后防身糊口养老之谋耳！岂

敢有污公子贵人之目，反要书写污了绫绢贵重之物，可惜之并难

以赔偿起的。请公子收回去，另寻妙手之人，方妥当于用也。”

公子闻言，冷笑曰：“足下之言，太谦虚矣！莫非不肯见赐

乎？裴某久闻先生妙笔远驰，近称第一，我苏州一府丹青，无人

与匹，何须过于拒辞？某非为白手空求者，倘承允妙手之劳，自

当重谢，休得推却！”

刘芳曰：“既然公子不嫌污目，吾且献丑罢！岂敢当受公子

赐赏之物！但不知尊意要书的山水云石抑或人物鸟兽花木之景？”

裴公子曰：“花鸟云石，山水之物，八大景致，只由足下妙

手传神，何须限吝乎？”

刘秀士领诺，又曰：“此非一天半日功夫立就，且待两三天，

刘某书成，自当亲送至府上，如何？”裴公子曰：“既得先生妙手

承允，岂敢重劳亲送！且待某于三天之后来府上取领，并携送墨

金来致谢也。”

语毕相辞，拱别起位。刘芳送出门外，公子上马，二仆人跟

随回府而去。刘芳回身。不知何日写出丹青，公子来取，且看下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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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假结拜凶狠施阱 真赐赠神圣试凡

诗曰：

君子相交淡水长，小人如蜜也凶狼。

见机择方为智哲，醒眼须分免祸殃。

驻语奸狼公子辞归府去。单说刘秀才有一厚交故友同学，是

饱学之士，亦是身进黉门，未曾科第，姓陈名升。他家富饶足，

承祖上基业，有百万资财之富，田连阡陌之广，不似刘芳是个贫

寒秀士。但他二人交结相善日久，迥非以贫富分界。这刘芳屡得

陈升助的薪火之资，原是厚交，不吝惜之处，足见陈升是个仗义

济急君子。当日，陈升不时过到刘芳家中叙谈。刘秀才又有一见

爱门生，姓梁名琼玉，也是个本土富厚之家。但琼玉一二九少

年，父母双亡，并无兄弟手足。彼虽年轻，也会学习武艺，算得

一文武小英雄，是与刘芳一厚谊师生，亦不时资助师之困乏。不

多细表。

当日，刘芳数天之后开笔书写起一幅人物花鸟、山水云石八

大景。后两天，裴公子亲到堂中拜领。刘秀才迎接，入下座、茶

毕，方取出绫绢一幅递上。裴公子双手接过，徐徐打开。

刘芳先问言曰：“虽承公子不嫌污目，只可见笑大方耳！”裴

彪看罢八大景画工精妙，大加赞赏曰：“巧手！果名非虚传也！

改日复来致谢，以礼酬先生巧妙之笔。”

刘芳微笑曰：“此滥习学海，书来敢当公子谬赏，何得言

谢！”公子登时告别，收绢幅入袖中，上马拱别而去。

到次日，果然命两名家丁扛抬盒中各式礼物来谢。此一天，

适值陈升秀士到刘芳家中坐谈。此日一见裴家主仆五人公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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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礼物在后，一程扛上排开。堂下有刘、陈二秀才迎接，分宾

主一同坐下。及问起，陈升方知裴公子赍此重礼是酬写丹青笔劳

故也。公子又问明得陈升也是个黉门秀才。

当时，一揭开各盒，只见四季时果、海味山禽食物，又是绫

罗丝缎，春夏秋冬各式二匹，又有一绽白金，足有五十两。刘秀

才见了这许多食物绫罗银子，摇头开言：“不敢领受重赐！此乃

些小举手之劳，敢当此过丰重礼？公子可即令盛价扛回府中去。”

裴公子冷笑曰：“足下勿怪裴某率直之言、自得夸张之罪！

想家君在朝，身当部属，于财上千百犹如牛羊身上拔一毛、大树

林上摘一叶耳！今此些许礼物，何足挂齿！且不妨碍罪，汝非富

厚之家，身上做一两件衣服遮身，免失斯文一脉。休多见却！”

陈升见裴彪如此说来，只道他真情重念斯文穷儒者，即向劝

曰：“既明公子一片盛意，刘兄长亦不须执却其美意！”刘芳听

了，只恩受领食物并绫罗，却要返其五十两之金。公子恳至不

依，刘芳只得欣然拜领。

当日，裴公子请告别。刘芳挽留，款以早膳。陈秀才又傍留

劝止，公子只得允诺领命。

此天，刘秀才命门徒备办酒筵。

裴公子先开言曰：“裴某久闻陈、刘二位先生经纶满腹、八

斗高才，不日奋翮飞腾，为帝王之佐。今裴某一心敬重，实欲仰

攀结拜为异姓兄弟，且又同述一府往来爱谊，未知二位尊意如

何？”

刘、陈曰：“这是不敢高攀公子。汝乃显贵宦门之辈，吾二

人是个不第寒士，多有沾辱，岂敢从命乎？”

裴彪冷笑曰：“某乃一介武夫，不过藉家君近帝之乐，却是

个白丁无墨者。若得二位文星结拜通家，所有文书往来修递，全

凭指点，吾之幸也。且待某投书，往达京都，禀明家君，家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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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待汝此科，自有照应，科甲准联矣！”

刘、陈听了，不约同心喜悦，便允从曰：“如此吾三人不以

贫富贵贱所分，且效着桃园再结之诚。”即日排修香灯于阶前，

三人就向当天下跪，祝告表文一番，有裴彪居长、刘芳为次，陈

升年轻为季。三人中，陈、刘俩真心裴为假。

当时，只有刘秀才娘子颜氏在屏后偷看。见夫君结拜禀祝得

明白，忍不住一声笑，早被裴彪个有心人一目瞧望入后堂，偷看

见了。颜氏她只得急退入内房躲避。

当时，饭馔齐备，三人坐周叙饮交谈，不觉三度申刻，已是

日落西山。裴公子告别，陈秀才亦抽身，刘芳送别二人去讫。刘

秀才回至房中，对妻颜氏曰：“拙夫自十八少年进身黉门，一连

两科不第，是必功名迟滞也。今或籍裴公子父亲在京部，加些少

提拔，得以功名早济，未可知？”颜氏曰：“丈夫休妄喜欢！依妾

之愚见，此段金兰结拜得好不，不必言的，如不结交此人，更妙

也！”

刘芳一闻妻言，心中不悦，曰：“且住口！汝妇女之流，岂

知通变？此日结拜，我非高攀于裴公子。他出自真诚，来致谢我

之丹青，是彼先陈及与吾二人结拜的，非我与陈升弟定必背靠此

人！今汝令语闲言，是何道理？”

颜氏曰：“妻非敢冷言多管！妾自归君家数载，果蒙陈秀才

多少恩惠提扶，不时赠助薪水之资，并义门生梁琼玉也是一般恩

惠周相，实出于一心扶持我夫妇者。何曾平日闻见这裴公子与汝

些少往来，恩至之交？今因书写二幅丹青，便即谢送此厚重之

礼。如观此人，必有一贪。丈夫乃读圣人之书，明晰理者，岂不

闻‘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饴’？当汝结拜时，愚妾在

后堂观见汝等祝告神祗之语，已忍不住发笑一声。这生面人定必

是裴公子，一闻妾声音，即目睁睁偷看，料想此人不是个善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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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比如陈秀才是汝故交，妾来数载，哪有回避之？哪有生言议

论之？他乃正大君子，只无可疑忌者。今交结这裴公子，君须详

察其人乃可。”

刘芳闻言颇怒，曰：“妇女之足，三步不出外堂。自此有客

到来探望，不许汝出入。多失男女之序，又露人眼目。”这颜氏

见丈夫认真说来，只不答言，无语。话分两头。

再说陈升别却刘芳，与裴彪分手，各自入城。未至家中，于

道途中，只见一白发老翁远远而来。不觉行近陈升门首，边奔走

边连声称说：“有宝贝卖！”陈秀才一驻足，向老人跟前拱手动

问：“请问老丈，既有宝贝物件，何以日间不来沽卖？今已天色

晚了，又在学生门外呼卖不已，实为欠解，请道其详。”

老翁见问，冷笑曰：“足下未知其由。老拙果有非凡宝贝一

物，善能救解人之实厄。但吾初到盛境，不识得程途，赶至入

城，天已是晚了。忙速中连连呼卖，或遇富翁善士，有怜急相帮

如买者，又得求借一宿，来日早早回家，免至徬徨也。”

陈秀才听言，曰：“原来老丈是失路之客！请问老丈上姓尊

名？”老翁见问，既曰：“老拙姓吕名扶世。”复转问陈升，求借

一宿。陈秀才一诺承允，即请他进至大堂中。老少分宾主坐下。

陈升此时问及：“尊者有何盛宝？求借一观。”

老人见陈秀才仍一贤良君子，即取出一物。用五色绒线包裹

数十重，一一揭开，乃一个小小瓦净瓶，言：“此宝名莲子瓶。”

陈升见了，冷笑一声曰：“老尊丈，无乃谎言欺人的。汝今一小

瓦瓶，何为宝贝之物？”

老人曰：“足下休得小觑此物！汝乃富厚之家，园中必多种

植花果之物，内有栽种之莲，且取来莲子二三两，待老拙当面试

演来，演汝一观，便知它是一个宝瓶矣！”陈秀才闻此说，即命

家仆往后园取到莲子一盅，递过卖宝老人。他即持过，挑拣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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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粒放在瓦瓶中。他低声念念有词，不知什么咒言，一刻间，

瓶口标出成枝，二刻发叶，三刻开花，四刻仍结回莲子，当时遍

室异香。

陈知细看每一莲花，四十九朵结四十九粒莲子。实乃是个宝

瓶奇物也。陈升惊异曰：“学生果乃肉眼无珠，不识此瓶是稀世

之宝。未知老丈果售否？”不知老丈如何对答，或售或赠，且看

下回分解。

第三回

陈秀才一念怜贫 裴公子两番放饵

语曰：

救急扶危君子忠，贪花起衅小人心。

试看善恶裴刘行，福者善兮祸者淫。

当下，陈升问及老人果售卖的价值几何？老人曰：“售取之

价有限，不过三百两耳！”陈升曰：“三百两金，小事也。且命家

仆排上酒饭，料得老丈未用晚膳的，明日差家人送汝回盛乡。”

老人曰：“既蒙售取买了，且要先赐交白金。老拙收下，方敢领

款酒饭，若不先交银子，决不敢领情。只忧足下明日疑心不买

的。”

陈升曰：“老丈哪里话来？晚生乃是个顶天立地之人，并非

吝悭之辈，岂肯失言！请放心，只三五百之金，何是挂齿！”老

人听了，冷笑一声，曰：“老拙今已看全，倒也见尽了这世俗之

情，多少悭吝薄心阴险之人！千万人中选无一二信行者。”

语毕，拿回瓦瓶，抽身而起。

陈升起位跑上挽留住，即命家人取出白金，一箱千两，扛抬

出放在中堂：“敬请老丈，要用多少便是。”老人就将银锭挑取五

怨

银 瓶 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两一锭，共六锭，足三百两之数，用香囊盛起，藏入怀中，拿

起瓦瓶，大步走出。

众家人见了，大呼曰：“相公，原来此老人乃一老拐徒！且

待小人等追赶拿回，明日送官究治，取还银子，才得甘心矣！”

陈升曰：“三百两银子是小事。他是八旬老年之人，倘赶他失足

仆地跌死，实乃人命关天。想必他家贫如洗，是才将此宝物骗吾

亲观，实来讨借此银子耳！不许汝们捉拿，待我亲自追请他回。”

言毕，发足飞步追赶去。出门已是天初黑暗，月色光明。

只见老人飞跑赶急，至一石闸门，头一抢撞，却死仆于地

中。陈升一见，自惊曰：“不好了，幸得吾也有先见之明，不容

许家奴追拿此老丈。不料他畏惧追赶，今撞死于非命，原我之罪

过。”自想过意不去。又未知他是哪方人氏？只问得姓名，不及

问其乡居。但彼有宝物银子在身，且守候至天明，待有亲谊人来

承认，方免被旁人夺盗他财宝，且买备衣棺，连同财宝二物同

葬，得汝九泉心息。”

言毕，将身上长罩袍脱下，盖在老人身上，驻足守候。不一

刻，这老人大呼起来曰：“陈先生也来此乎？”

陈升一见，又惊又喜，即曰：“老丈，今身体安否？”老人

曰：“老拙一刻撞晕了。今回硊汝来追迫见君。”

陈升曰：“某来特请老丈回寒舍用过晚膳，非追赶也。且银

子乃小事，汝且拿去，用度足矣。并小瓶宝贝，晚生辈又非要汝

的，休得以此介怀！”老人微笑曰：“果善哉，陈君也。于万人中

未得一者！吾将此瓶送汝作护身之宝，汝之尊府，吾是不到矣！”

陈升曰：“宝瓶乃老人家传好东西，晚生断不敢领受。”老人

曰：“陈君不知有旦夕之灾飞来，倘不得老拙宝瓶，不久灾祸临

身，并无别物可救！如得此宝，汝及故友刘芳也无妨碍矣。”

陈升听了，惊讶曰：“晚生平素谨守国法，不负官粮，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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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债，不敢与人争斗，纵有灾殃，只凭天所命耳！”

老人曰：“陈君以老拙是何人？实乃吕纯阳四海云游，又在

凡世试察善恶行止。今我以青年有善行，珍重贤良，日后前程远

大。汝陈、刘两人身近帝边之贵，但不日果有灾祸临身，故特将

此瓶赠汝，日后有解灾厄之用。且收除妖道以安邦国，皆藉此

宝。今且将四十九颗莲子纳回，每日吞食一粒，食讫，不见饥

饿。谨记收藏。切不可近狎污秽之所。去也！”一阵狂风，一刻

不见了老人。只见星月交辉，碧空云净。当时，陈升望空拜谢起

来，独自归家，已是时交二鼓。细思有此异事，又蒙神仙吕纯阳

点化救厄。一回府，将宝瓶莲子收入书斋画中，连妻子也不知

之。是夜不表。

再说裴彪是日行了请贴命家丁投送，联请刘、陈两位义弟进

府堂叙欢。当日，陈、刘怎知裴虎是个奸险之徒？二人闻请，同

往相见，弟兄呼唤，裴彪先开言曰：“昨叨二弟盛款，愚兄今天

特具小酌，邀请两位贤弟到舍一叙。幸蒙不弃，见柬即光临到，

愚兄喜感不尽！且待两天差家人往京都，对家君说在本土与秀士

三人共结同手足之谊，待今科进场考选，定有关照，准得金榜题

名。”

刘、陈听了，喜色飞扬，不胜感谢裴兄长用情见爱。三人言

语投机，一假两真。自卯辰时候饮酒交谈，至未刻方才散席收

筵。

当时一刻，裴公子进内复取出白银两大锭，共成一百两，对

刘芳曰：“吾知二弟家贫淡泊，前之五十两，不过供些衣裳冠履

之用，别的费用俱无。今再送白银百两，且携回作些灯油需用以

供习读的帮助。”刘芳摇首曰：“前日叨扰贤兄盛礼，且有白银五

十两强使弟受之，已有愧了。但以交情意重，不敢却返。今之百

银见赐，实出于无谓，弟断不敢领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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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彪冷笑曰：“如此贤弟非以交心为首，视某郎百两有限之

数即要见却，倘日后还有患难事，还有什么舍命扶替者。吾一心

以二弟清贫，至以些少之金略扶助，多有亵渎，尔便认真，果非

知我心也。”

当时，陈升见裴公子自此说来，又见他两番赠金与刘芳，言

出于真诚，便不胜叹美他是个豪侠之交、救困抚危之士！怎晓得

奸狼其中用此番香饵计谋？当此便劝刘芳领受下。休多言之。刘

芳被强劝一番，只得顺受拜谢之。又言谈一刻，两人告别。裴公

子亲步送出仪门外，陈、刘也分头回家。不表陈升。

只言刘芳一程来至南城外，见江边石勘渡头有一年少女娘，

在江边痛哭，向江水凄然下拜。刘芳住足动问曰：“汝这年少婢

人，乃闺中细女，何故轻出，向江边痛哭下礼？想必要投死江

中，莫非汝深闺不谨，差错行为，是一死不足惜？倘有冤屈逼

凌，不妨直曰明言。某若少有可与出力者，定与汝少年弱女解

纷，不必畏羞隐讳。”

那年少女娘含泪曰：“君子不必疑心。奴虽乃贫寒弱女，颇

明礼节。只因先君在世，欠下债主白金五十两，上年身故了。奴

只有老母孤零，被屡次来逼取利息，不能交还，今即要交偿还五

十两本金。昨天此人亲到吾母家，在母面前言逼取还，如不偿交

五十两之数，即要勒娶奴为第十房妾。幸得慈母不允，他即起狠

恶之言，限以五日之内有足五十两之数还他即休，如若仍无银子

交偿，第五天即花轿登门强娶，决不容情。为此，奴不想留此苦

命于阳间，特来丧葬于水府。一来免玷辱，二免慈母担忧。君子

不必劝奴以生，断不在人间以受此狂狙之玷辱也。”

刘芳听了，忿然不悦曰：“五十两银子岂可以一少年之命菹

乎？”女娘曰：“家贫如洗，亲者不亲。哪人肯怜孤恤寡？故不得

不死耳！”刘芳听到此，不觉动起怜心，下泪曰：“世间狠汉因财

圆员



逼命者不少，可惜她孤孀母女被此土恶威逼，可悯也！”又呼女

娘：“不必寻死！吾有白金刚足成一百两，五十两一锭，共二锭，

汝且携回，将一半交还此恶逆，一半留为母女度日。就此去罢！”

少女曰：“须蒙君子盛情答救，恩同天地。但今一面未识，

岂独在此江边受领赐银！奴实不敢拜领。旁人观见不雅，敬请君

子移贵步至寒舍，待家母主张可否受领，方得于礼无碍也。”刘

芳闻言，笑羡一声：“光明正大女娇娘，令人可敬！且请先步指

引，待某随后来见寿堂母。”

果行不半里之遥，少女进内，复有六旬妇人出门迎接。刘秀

才只随进内坐下。老妇请过姓名，方知是本土秀才，即曰：“多

感答救小女于江边。倘恩星到迟一刻，小女身葬大鱼腹中矣！老

拙还未知其由，今回归说出，方明刘先生大恩人也。”不知果能

救赠得母女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行善念刘芳遇神 设恶谋裴彪通寇

诗曰：

漫言三尺没神祗，暗室亏心有四知。

善者得昌行恶祸，只争来早与来迟。

当下，老妇言：“得刘先生搭救大恩，但此祸乃先夫留下，

果与土恶揭借此银子有年，息倍于本了。上年先夫身故，将衣裳

首饰之物变卖尽，方得寄土为安。但今土恶威逼银子，自是母女

一身抵当，哪里敢受恩人白手相送？况且家贫空乏，哪有还偿之

理？然前少后欠，均属同科的，何须恩人与土恶互易？”

刘芳曰：“此白金，吾刘某亦受厚友相赠的。今并不要偿还，

休言欠字！汝母女休得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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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曰：“天下并无有此仗义恩人，是无恩可报，不免将小

女侍奉箕帚，少报恩德。”刘芳曰：“贤母之言差矣！刘某乃一贫

儒，现有家室，岂敢有屈令爱少年！就此告别了。某因一时忿此

土恶凌逼，且惜少年一命，故不惮来此转送此金，以完了我心，

非望报也。”

正起行走，老妇止之曰：“既不允，请恩人且慢！先夫在世，

最好种果栽花，请君进破园中一观。汝是读书之人，颇爱花木之

雅，今一赏如何？”刘芳允从。

一进花园，只见多少奇花异果，皆非世俗所植的。刘芳又见

左右有高低两株奇树，不识得是何果木？刘芳请问两树出处，老

妇曰：“左边之树，高一丈七尺，独生七十二叶，结七十二果；

其果长三寸，遍均金色。右边一树三尺余，独生三十六叶，结三

十六果，其果长一寸半，遍均红色。左树名长生果，右树名不老

果。此果非所常有，非所常得。今各摘二果送与恩人一尝，且留

各一归遗细君。如君夫妇食果，增寿至百纪之外。”

当时，刘芳食来二果，真见异香甜美，直透丹田，五心爽

朗，赞美佳果，称谢，将食余二果收藏下。

老人又曰：“此两种非凡间所有，恩人明日午刻来此折枝，

回归种植可也。”刘芳允诺，登时告别归家。已是初更时候。

颜氏正要备晚膳与丈夫食，他言食了美果，觉得甚饱。又取

出各一果与颜氏食来，果羡清香甜美，五心透爽。颜氏问及果之

奇美所出之由，刘芳将所遇一一说知，颜氏听罢，大赞美丈夫所

行阴积善事，天必赐佑了。当日，刘芳夫妇得食却仙果，后来双

双享寿到一百四十余岁善终，无疾而逝。也无交代。

到次日，用过早膳，一心往取仙树种植。说知颜氏，又命各

生徒暂归家，来日方回课文艺，单留梁琼玉一人在窗中。他一出

门，直程认此道途，行之半里，是上日旧途。一到了此地，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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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山脚的茅屋，只是一山丘荒之所、古庙宇一间。行近草

径，露出两锭白金，即是原物。心下猜疑不定，即收拾取回。想

来昨夜莫非撞遇邪鬼不成？只庙宇中看是何神圣？一身转入，只

见庙中一大座天阶，两廊荒废，有炉案，并无司祝香烟。行近神

前座上一视，乃系九天圣母，又见左边金童捧着昨夜的长生果，

右边玉女捧着不老果。

当时，刘芳心下骇然。见此圣像，方知昨夜所遇母女乃神圣

化身。即倒身下拜：“谢圣母赐食仙果。”又禀祝圣母娘娘：“刘

某今虽困处下第，但日后也有功名成就之日，得其上上三胜吾图

第一。”心中喜悦，复谢禀祝曰：“倘得圣母庇佑，功名早遂，身

贵之日，定然重修金阙、圣像维新，以酬圣恩。”祝罢，拜辞神

圣归家，将此异事对妻说知。颜氏听了，不胜惊异，又言：“丈

夫行此善事，不料是圣母化身试凡，可见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但行恶之人，可不戒哉！”往语夫妻勉善之言不表。

再说裴彪，自从设计用些财帛，一心用钓，以赚刘芳之妻，

假结为手足，以为如此，鱼可上钓。岂知后来数次到其家，颜氏

一心明知这裴彪非循良之辈，依着丈夫昨者吩咐之言，永不出一

面。裴彪无可奈何，寻思无计。

此一天，闷闷不乐，在家无聊，只得往松江一游，要以舒心

娱怀。道途走到一山，名虎丘山，错蹈山上陷坑，跌翻下马，被

山贼捉拿至寨中。

有贼首坐在当中，喝声：“匹夫，见某大王还不跪下！好生

胆子，敢来探听某山寨虚实，该当死罪！”裴彪怒曰：“汝等乃绿

林盗寇，要本公子下跪，汝子好生可恼！今裴某是失路误走山

下，非特来探听汝者。汝若杀害了本公子，但吾父在朝中一闻

知，大兵一到，将汝一群鼠辈，寸草不留也。”

盗首闻言，曰：“汝这匹夫，口称公子，汝父在朝官居何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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